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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陈学溶 80年的气象生涯，他早年师从竺可桢先生、跟随竺可桢先生，晚年研
究竺可桢先生、校审《竺可桢全集》，近观中国现代气象事业发展之历程，亲历亲见气象
诸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立体的、不同于他人的气象人生阅历；他博闻强记、记忆精
准，留存资料齐备，以及考证务必求真求实，因而他对中国现代气象发展史实的阐述见
微知著、令人信服；他锲而不舍、执著一事，在平凡的岗位上，将看似平凡、实则不平凡
的工作做到了极致，其做人做事之品德，堪为后辈之楷模。2015年 3月 19日为陈学溶
百岁诞辰，谨以此文表达由衷敬意与祝福。

陈学溶
百年风雨路眷眷气象情

姻倪东鸿 陈德东

1974 年 2 月 7 日，竺可桢先生逝世。1984 年 2
月 7 日 ~8 日“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
怀仁堂召开，大会由会议主席叶笃正先生主持。

陈学溶代表江苏省气象学会作了“竺可桢在北极
阁气象研究所”的发言，简简单单讲了十几分钟。参加
会议的人对陈学溶的报告饶有兴趣，大概是因为情节
生动，像听故事。有些内容因为时间关系无法讲清楚，
会后就有记者来找他问这问那，请陈学溶替报社写篇
稿件，好在报纸上发表。陈学溶回南京后，重新把稿子
进行了修改，如此，《竺可桢先生在北极阁》一稿发表
在《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上。

从那以后，向陈学溶通信询问气象研究所的情
况以及气象历史的人就比较多了。也因此，陈学溶
把很多时间用在气象史研究上，特别是建国前的这
一段气象史。

曾经有人问陈学溶：什么时候你想开始研究气
象史的？陈学溶回答说：“事前根本没有这种思想准
备，可以说研究中国气象史实际上是被动的，但是
以后花的时间很多。”

1984 年 2 月 9 日，竺可桢研究会在北京成立，
陈学溶为会员。研究会决定出版《竺可桢传》，为
1990 年纪念竺可桢诞辰百年献礼，并决定《竺可桢
传》 上篇的第四章 《独立自主创办气象研究所
1928—1944》由陈学溶负责撰写。

陈学溶接受写作《竺可桢传》部分章节的任务
后，回到南京立刻开始行动：整理自己保留的气象
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等各种原始资料；收集与气象
练习班的老同学往来信件（在此期间还不断向他们
搜集，请他们回忆竺先生在北极阁的往事）；同时，
把自己记忆深处的亲历、亲闻一一记录下来。经过
一年多的前期资料准备，1986 年陈学溶开始撰写初
稿（当年 2 月 20 日南京竺可桢研究会在北极阁成
立，陈学溶为副理事长）。

写作的过程十分艰难。陈学溶过去没有写传记的
经验，当时还未退休，本职工作也还不少。与此同时，
他的腿部出现问题，行走疼痛难忍。到 1986 年秋冬季
节，他每天上班去乘校车都要随身带张小凳子，走几
步就要坐下来休息一会，以缓解疼痛。就这样，陈学溶

坚持完成了初稿。1986 年 12 月 29 日陈学溶住进江苏
省人民医院骨科，1987 年 1 月 7 日做了椎管减压手
术，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才康复出院。

1987 年 4 月 13 日至 24 日，竺可桢研究会在北
京举行《竺可桢传》初稿第一次编审座谈会，陈学溶
等出席会议。陈学溶写的《竺可桢传》第四章初稿被
认为“材料亟令人佩服，可作为‘中国早期的气象事
业’或‘竺可桢与气象事业’保存下来”。这句赞扬的
话让陈学溶认识到自己写的初稿，作为史料可以，
但作为传记还有距离。会议对各章节的内容又进行
了调整，陈学溶负责的第四章调整为第三章，章节
名称改为《为中国现代气象事业奠基》。通过与研究
会同仁的讨论、请教，回宁后陈学溶抽出更多时间
投入进去，几易其稿，终于完成撰写任务。

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修史热中，各省市气象
部门研究气象史的同仁纷纷来信与陈学溶交流，请教
陈先生，为自己所在部门的历史搜集资料。一步步地，
陈学溶深陷在历史往事的回忆与求证中，不断有文章
问世：1985~2014 年陈学溶相继发表论文《竺可桢先
生在气象研究所所任职务的两个问题》《竺可桢先生
在气象研究所开办的气象练习班》《竺可桢与中国气
象事业》《竺可桢先生与中国气象学会》《我国气象学
界蒋、竺两位老前辈之间的二三事》《竺可桢先生与我
国气象台站的建立》《抗战期间竺可桢先生与文澜阁
的〈四库全书〉》《有关竺可桢先生二三事说法的我见》

《竺可桢先生在北极阁期间的某些史实———读〈竺可
桢电视文学剧本〉后》《谈竺可桢 1934 年〈气象学〉讲
义残本》《档案证明了竺老是公正的》《梅贻琦、竺可桢
函件发挥了史料的作用》等，并于 2012 年出版《中国
近现代气象学界若干史迹》，陶诗言院士为之作序。

在中国现代气象史研究中，陈学溶对“人、事、
时、地、物”的考证非常精准，除亲历亲见外，他考证
务必求真求实。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原南京气象学
院）陈学溶档案中有这样一段对他参加“竺可桢研
究会”工作的评价：“陈学溶同志积极从事中国气象
史和竺可桢先生生平的研究工作，付出了极大的心
血，搜集了大量可贵的资料，为学习和宣传老科学
家的优秀品质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研究竺可桢，精准考证气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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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 28 日，由
《竺可桢全集》 编辑委员
会、国家图书馆和上海科
技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的

《竺可桢全集》出版研讨会
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召开。
作为《全集》的特邀校审，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原南
京气象学院）退休研究员
陈学溶受邀请参加此次盛
会，因他已 99 岁高龄未能
亲自出席，但他仍然拍摄
了录像遥祝会议成功。

陈老祝福道：“《竺可
桢全集》这套 24 卷的煌煌
巨著现在出版了，《竺可桢
全集》在编委会的顾问、主
任指导下，在主编樊洪业
先生等人的精心策划下，
经过文稿编辑组成员的不
断努力，上海科技教育出
版社的三届领导、三届社
长，以及许多工作人员的
积极的配合下，以“求实”

“存真”的原则，编辑出版
成功，这是很了不起的一
个工作。过去我们在纪念
竺可桢、宣传竺可桢、学习
竺可桢也做了不少工作，
取得了一定成绩，现在有
了《竺可桢全集》以后，更
可以从这个《全集》里头挖
出许多宝贵的东西，能够
做出更好的成绩。我参加
这个工作的时候已经是 86 岁了，很担心不
能有始有终地完成这个工作，现在居然能
够亲眼目睹这一巨大的工程顺利完成，实
在是有幸之至了。祝大会成功！”

2000 年在纪念竺可桢诞辰 110 周年
之时，施雅风、叶笃正等十余位院士和老
科学家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写
信，表达了组织编纂《竺可桢全集》、全面
反映竺可桢学术成就和人文精神的期望。

2001 年 3 月 1 日，《全集》编辑委员会
在北京成立，宣告了这一国内迄今为止最
大的科学家著作出版工程正式启动。时任
中科院院长的路甬祥担任编委会主任，编
委会成员中有十余位院士。

编委会副主任、《全集》主编樊洪业谈
到，为了更为全面和真实地反映一代大科
学家竺可桢的学术成就和人文精神，很多
人在不懈地努力着；14 年，24 卷，约 2000
万字，其中有太多的艰辛与付出、自豪与
收获……

樊洪业说，《全集》要感谢的人太多太
多，有“一条好汉”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原社长翁经义，有“大义竺家”的竺可桢家
人，有曾任竺老秘书退休前长期在中科院
机关做领导工作的《全集》副主编李玉海
等。

最让樊洪业动容的是“99 岁的老义
工”陈学溶。这位 1916 年出生的老人，曾是
1934 年竺可桢在南京创办气象练习班时
的第三批学员，后来长期跟随竺可桢工
作。1984 年，竺可桢研究会成立，陈学溶并
不是其中的主要成员，却承担了大量的工
作。《全集》开始编纂以后，陈学溶被邀请
担任特邀校审，一做就做到了现在，作出
了无人替代的贡献。

樊洪业动情地说：“可以说，《全集》就
是他的命，编纂《全集》期间，他几次病危，
又都转危为安。这样一位老人住在一个简
陋的房间里，只要《全集》有事情找他，不
管是审校还是作研究，他都全力帮忙。直
到现在，他还在给已经出版的《全集》做着
勘误的工作。”

多年来，樊洪业与陈学溶之间的通信
不下三百封。有时，樊洪业由于太忙没能
及时给他回信，他就对樊洪业说：“樊先
生，我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跟你永别了，《全
集》的事情我很着急，希望能尽快回答
我。”

樊洪业说：“陈老在校审《全集》的工
作中严谨、求实、细致、认真，不仅使《全
集》的出版质量有了进一步的保证，而且
对我们《全集》的编委们在精神上也是鼓
励。” （倪东鸿 陈德东）

延伸阅读隗陈学溶 1916 年出生于江苏南京的一个
较为贫困的城市平民家庭，1921 年私塾启
蒙，1923 年插班进入仓巷公立第二小学三年
级，因小学的高小不收男学生，初小毕业后
升入府西街的江宁县第一高等小学。幸得益
于首都中区实验学校（1933 年改组为南京市
立第一中学）李清悚和江菊人先生的帮助，
才顺利念完初中和高中。

1934 年，19 岁的陈学溶考入气象研究
所第三届气象练习班，在竺可桢等名师教育
和影响下刻苦学习专业知识，为日后从事气
象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5 年 3 月陈学溶从第三届气象练习
班毕业，面临就业难题。出人意料的是，陈学
溶很快就顺利得到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
泰山观象。陈学溶何以能去泰山日观峰气象
台工作呢？因为当时想去泰山的人几乎没有，
不是生活原因，而是因为动乱。当时日本人在
华北祸害得很厉害，已经成立冀察委员会，让
宋哲元当冀察委员会委员长，华北要自治了；
而在冀东，即通州专区和唐山专区，1934 年也
已成立殷汝耕冀东伪政府。华北地区如此不
稳定，大家都不愿意到山东去。何况那时山东
较穷苦，不如江苏富庶，很多山东人都去南京
当苦力挣钱，养家糊口。而陈学溶的想法却很
简单实际：“只要有工作，派我到哪里，我只好
到哪里去。我是一心要立即工作，随便派到哪
里我都去。还有重要的一点，到泰山工作还是
属于气象研究所的职员。”

正是在这种质朴想法的驱动下，陈学溶
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泰山观象。在这两年时间
里，他只去过泰安城三四次。按照气象研究
所的规定，观测人员平时则没有休息日，但
一年之中有两个星期的长假，可以回家探
亲。第一年，陈学溶没有请假回家，年近 50
岁的母亲不放心，等学校一放暑假，就带着
弟弟陈学洵上山来看他了。这位有双小脚、
从未出过南京城的母亲，思儿心切，没有告
诉陈学溶就带着小儿子做伴，老远赶上山
来，本来还存着一份担心，但当看到大儿子
长胖时，心里很是高兴。“那时，我一到山上，
营养也好，空气也好，很快长胖了，居然长到
77 公斤，是我这一辈子最胖的时候。”陈学溶
后来回忆说。

其实，在泰山上工作是比较艰苦的。玉
皇顶外面竖了一个很高的铁塔，铁塔上装有
一个杯状的风向风速计。山上经常刮大风，
最大时平均风速达到 100 千米 / 小时，甚是
了得！可惜当时没有极大风速的记录设备。
到了冬季下雨下雪，有了雾凇，风杯与连接
杆就会冻结成一体，风杯也就转不了了，风
再猛地一吹，就会把风杯弄断，以致风杯掉
下来。如果掉到后山就糟糕了。玉皇顶是尖
的，前山从乾坤亭到日观峰山势平缓，后山
较陡，石头很多。如果风杯掉到石缝里，下陡
坡顺着乱石寻找，会十分危险。找到后，还要
把风杯送下山，再焊接起来，十分麻烦。对这
一过程，陈学溶如是感慨：“现在想着多可怕
啊！”因为泰山上冬天太冷了，在他观测期
间，最低温度曾经达到 -21℃。如果没有风，

太阳也很好，感觉就不太冷。如果有风，9℃也
吃不消！所以寻找被风吹掉的风杯，既危险又
寒冷。

在泰山上，通过每天仔细观测、认真统
计，陈学溶的气象业务水平提高很快，还撰写
了《民国二十四年泰山之峨嵋宝光》《泰山之
温度与雨量》两篇论文，最后发表在《气象杂
志》上。时至今日，《泰山之温度与雨量》的手
稿依然保存完好。

至 1937 年 4 月，陈学溶在泰山工作已经
整整两年。他连续两年都没有休息，更没有请
过假。因此当年 3 月陈学溶给气象研究所写
信，要求回南京休假并希望调到南京工作时，
竺可桢所长回信说，同意派人接替他的工作并
同意他暂时调到南京，但今后还是有外调的可
能。这样陈学溶就回到了南京气象研究所。

1937 年 8 月 15 日，日寇开始轰炸南京，
19 日日寇再次对南京狂轰滥炸，有三架敌机
掠过北极阁，轰炸了近在咫尺的中央大学大
礼堂等，气象研究所窗破、电停。11 月 23 日，
陈学溶等最后一批气象研究所职员撤离南
京。11 月底、12 月初，当南京气象研究所的工
作人员全部陆续迁到汉口后，中央研究院又
要求第二次疏散员工。12 月中旬陈学溶等人
先行离开汉口转移至渝。1938 年 3 月后，气
象研究所才第一次在重庆颍庐安定下来，工
作一年多时间，直到 1939 年 5 月重庆大轰
炸，才被迫匆忙迁往 80 千米外的重庆北碚。

1938 年，气象研究所成立西安头等测候
所，委派从泰山日观峰气象台撤退下来的程
纯枢去当主任，陈学溶又在委派之列。当时陈
学溶的双亲尚在重庆避难，需他照顾，因此陈
学溶内心是矛盾的，甚至是不愿意远去西安
的，但他最终还是服从了安排，于当年 8 月中
旬抵达西安。不久，日寇在山西一直冲到风陵
渡，好像马上就要过黄河打潼关。陕西省政府
很紧张，令西安所有不必要的机关和人员一
律撤退，西安头等测候所也在撤退之列。1938
年底陈学溶撤到汉中，1939 年底程纯枢又将
陈学溶调回西安。1940~1941 年，西安头等测
候所只有陈学溶和程纯枢两人。程纯枢调离
后，西安头等测候所只有陈学溶一人，但他也
非常想调回重庆的气象研究所，这样方便照
顾双亲。经与竺可桢先生的多次书信往来，
1942 年 6 月陈学溶终于被调回重庆，重归气
象研究所。

1944 年，在征得竺可桢所长同意后，陈
学溶转入中国航空公司，曾任上海龙华机场
气象台台长；1950 年他被调到华东气象处工
作，1954 年 10 月调中央气象局任职，其间制
定《民航气象服务规范（试行本）》；1961 年 11
月被任命为江苏省气象局局级工程师，1966
年“文革”开始接受审查，后下放“五七干校”
劳动；1972 年分配调入南京气象学院工作，
1987 年 10 月 72 岁时光荣退休。

可以说，陈学溶从师从竺可桢先生开始，
就一直在气象这条道路上前行。然而，让人想
不到的是，陈学溶从快退休时被动研究气象史
开始，直至百岁，在研究竺可桢先生、校审《竺
可桢全集》上作出了无人替代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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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从竺可桢，踏上漫漫气象路

1916 年出生，江苏省南京人。
1935 年毕业于国立中央研究院第
三届气象练习班。南京气象学院研
究员，南京竺可桢研究会副理事长，

《竺可桢全集》特邀校审。曾在国立
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及其所属
的泰山日观峰气象台、西安头等测
候所等从事气象观测和天气预报
业务；后在中国航空公司重庆珊瑚
坝机场、印度加尔各答达姆达姆机
场和上海龙华机场的航空气象台
从事航空天气观测、国际航线天气
预报和服务工作；解放后，先后在华
东气象处、中央气象局、江苏省气象
局、南京气象学院工作。他为写作

《竺可桢传》、收集和研究中国现代
气象资料、校审《竺可桢全集》，为写
作中国现代气象事业发展史迹和
研究专业史，作出了实实在
在的、无可替代的卓越贡献。

陈学溶

当历史走进 21 世纪，人们愿意把已过去的 20
世纪加以回顾、梳理和研究。竺可桢是中国 20 世纪
气象学、地理学的一代宗师，是中国科教界的一面
旗帜。为了全面系统深入反映他的科学、教育思想，
如实记录我国现代科教事业发展的历程，2001 年 3
月 1 日《竺可桢全集》编辑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体
会议，编篡工作正式启动。

《竺可桢全集》的编辑出版，是对已逝三十周年的
竺可桢先生的一种怀念，更是为了透过他的著述，去
了解和研究 20 世纪的中国。全书编辑加工以“存真”
为基本要求，如实展现竺可桢的人生道路和社会文化
的变迁，为后世提供具有独特价值的珍贵史料。

已届耄耋之年的陈学溶老先生在高强度的审
核工作中，投入了他对竺先生的崇敬之情。他严谨、
执着、敬业，生命不息，校审不停，十三年磨一剑，作
出了无人替代的贡献。

2001 年 1 月 9 日，已是 86 岁高龄的陈学溶开
始校审《竺可桢全集》。南京的冬天，室内没有取暖
设备，寒冷异常。高楼门 22 号江苏省气象局的宿舍
是国民党装甲兵司令徐廷瑶的旧官邸，房间又高又
大，只有一只蜂窝煤基炉发出微弱的热量。这个已
住了半个多世纪的老房子，墙壁裂缝随处可见，家
具油漆斑驳陆离，地板高低不平，走在上面吱吱作
响。在这处陋室中，陈学溶最爱的是大床边的方桌。
陈学溶小女儿陈德奇遍寻南京城，为他买到一块能
加热的玻璃台板，这样手放在上面略有暖意，否则
人手冷得连笔都握不住。陈学溶非常高兴，他一天
最多的时间是坐在桌前台灯下，举着放大镜看书、
看报，校对《竺可桢全集》。

那时陈学溶校对《竺可桢全集》需查找资料，都
是自己动手，为一个数据、一个典故、一个疑问，他
能东翻西找，一丝不苟，不查到确定，绝不罢休。常
常女儿喊他“吃饭了”，他会诧异地问：“又吃饭啦，
怎么又到吃饭时间了？”由于陈学溶对《竺可桢全
集》的校审工作认真、细致，2002 年他 87 岁高龄时，
被《竺可桢全集》编委会聘为特邀校审。

2005 年春，陈学溶日渐消瘦，甚至坐卧不宁。
孩子们催着他去看医生，他却一拖再拖，要把手头
的工作完成告一段落。其时《竺可桢全集》已出版
两卷，编委会交给陈学溶的任务是校对建国前的
竺可桢日记部分。竺先生 1948 年的日记刚开始校
对，眼看着自己为老师做些事的愿望要实现了，却
在此时疾病缠身，陈学溶一边敷衍着孩子们“等我
校完这一卷再去医院，来得及”，一边又不顾体力
日衰，延长每天的校审时间。4 月 28 日朋友来宁看

望陈学溶，畅谈之余劝他注意身体。等朋友离宁
后，陈学溶这才听从孩子们的安排，5 月 4 日住进
江苏省人民医院。

检查结果：结肠癌。幸运的是陈学溶已年近九
旬，但体质还行，各项检查结果表明，可以进行手术
根治。手术前，陈学溶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他很冷静
地和孩子们分析情况，坚决要求尽快动手术。“哪怕
手术台上下不来，我自己负责！我只要两年时间，再
给我两年时间，手上的事能做完，我就满足了！”面
对父亲的理性和渴望，孩子们坚决全力支持。

手术后，在医院征求意见“要不要进行化疗”
时，陈学溶表示，“我手上的这一卷到年底应该能校
审完了。你们答应我一定给我一年的工作时间，就
够了，不要再节外生枝做化疗。如果挺不过来，这一
卷的事就做不完了。”获得新生的陈学溶积极配合
护士要他锻炼的要求，对孩子们送来的各种食品尽
量吃下去。手术后不到一个月时间，他就可以在儿
女的陪同下，从医院步行去附近公园散步了。这时
他又提出要求，将“书架上第 X 排有绿皮包装的 X
书拿来”，进而“桌子上北京寄来的稿件你们拿一些
来”。就这样，陈学溶身体刚一康复，就又投入到《竺
可桢全集》的审校工作中。

时至今日，陈学溶在《竺可桢全集》出版前校阅
了 1600 多万字，帮助出版社避免了许多差错；《竺
可桢全集》出版后，他又重校了日记部分 400 多万
字。陈学溶感慨：“古人说得对，校对如扫落叶，随扫
随落。我也有体会，看一遍，找出错了，以为没有了，
再看，又有……”

回想着十三年来校勘《竺可桢全集》的日子，终
于见到了 24 卷全部出齐，陈学溶有说不出的高兴：

“我一生碌碌无为，反而是退休后做了一些事情，尤
其是参加《竺可桢全集》的校对工作。能为以后研究
历史的人提供一部真实的史料，我心足矣！”

纵观陈学溶 80 年的气象生涯，他早年师从竺
可桢先生、跟随竺可桢先生，晚年研究竺可桢先生、
校审《竺可桢全集》，近观中国现代气象事业发展之
历程，亲历亲见气象诸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立体
的、不同于他人的气象人生阅历；他博闻强记、记忆
精准，留存资料齐备，以及考证务必求真求实，因而
他对中国现代气象发展史实的阐述见微知著、令人
信服；他锲而不舍、执著一事，在平凡的岗位上，将
看似平凡、实则不平凡的工作做到了极致，其做人
做事之品德，堪为后辈之楷模。

（作者倪东鸿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编审，陈德
东系中国人寿保险江苏省分公司高级工程师）

十三年磨一剑，为后人留存真史

如果说“为人低调、生活平淡、家庭温馨、儿女孝顺”是陈老长寿
的必要条件，那么，近 70 岁开始研究竺可桢先生、86 岁开始校审
《竺可桢全集》、99 岁亲见《竺可桢全集》全部出版，可以说“做事情”
是陈老长寿的至关重要原因。


